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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地下經濟和地下「性產

業」的資料均證實農村婦女外出賣淫

的現象普遍存在1。有研究顯示，當

前中國妓女的構成主要以外來農村女

性和城鎮無業待業女性為主2。外出

農村女性要麼分布在城市的髮廊、旅

店、招待所和酒店等公共場所，要

麼自己在城j租房子私下賣淫。一些

非官方組織指出：在廣東，不少外

來女工白天在工廠工作，夜間兼職賣

淫3。1999年，北京市婦聯的一次調

查顯示，農村進城女性已經佔到賣淫

女性的62.1%4。大量農村女性以外

出打工的名義，在城市從事間歇性賣

淫，構成了轉型期中國的一個社會問

題。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流動政策

的放鬆，的確是農村女性大規模外出

的基本動力。然而，農村外出婦女在

城鄉時空變動中變更自己的職業身份

（農村婦女、城市賣淫女），從事間歇

性賣淫行為，不能僅僅從市場經濟的

發展和人口自由流動來解釋。這樣的

活動已經不單單是個體的行為，也不

僅僅是獲利行為和贏利手段，更是一

種身份認同和職業認可與城鄉空間變

換相交織的現象。在她們賣淫活動背

後蘊藏Ü更為深刻的社會合法性問題，

尤其是她們通過「虛」與「實」的身份轉

換，在城鄉之間組織日常生活、獲得

城鄉居民認同以及界定人際關係。在

這個基礎上，農村婦女實現了流動的

個體與變動的空間的完美結合，進而

完成了「虛」與「實」的身份轉換。

顯然，有Ü特殊賣淫路徑的「小

姐」群體，通過獨特的工作時間表竟

然將社會不認可的行為轉化為適合自

己身份的「合法性」職業，其背後的因

果機制及其行為的轉化策略值得我們

思考。筆者在田野調查基礎上運用合

法性機制理論來分析這一農村婦女群

體，試圖對中國落後地區的農村婦女

的生存狀態有所了解。

一　農村婦女間歇性賣淫
行為的基本特點

作者進行田野調查的村落叫東鄉

村，坐落在湖南省洞庭湖邊上。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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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指明，下文中所出現的很多資

料都是在該村調查的結果。

東鄉村經濟來源和收入方式比較

單一，在全村九百多在籍人口中，其

中婦女大概有180人左右。自改革開

放以來，東鄉村的婦女跟男人一道

投入到進城的「民工潮」中去，她們在

城市打工的過程中不斷地建構自己的

生存形式與職業意識，逐漸地形成適

合自己的「最佳」城市生活方式。間歇

性外出賣淫就是這些進城的農村婦女

主動選擇的結果，並且這一行動策略

被東鄉村後來的進城婦女不斷模仿與

複製。據筆者在該村調查中的不完全

估計，這180名婦女中，二十多歲到

四十多歲年齡段的女性大概佔30%多，

總人數是六十名左右。在這六十名婦

女中，至少有三十名女性以間歇性外

出賣淫為業，並且隨Ü時間的延續，

其規模愈來愈大。她們在珠三角地區

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商業集群」。

一般來說，這些婦女們的外出活

動呈現周期性特徵，並且與農村地區

的生產活動安排和民間生活習俗相協

調，同時與農村活動的規律及其城市

生活的節奏有效地結合。具體來講，

這些間歇性賣淫群體具有以下特點：

1、外出目的地明確：早期集中

在珠江三角洲；現逐漸轉向長三角。

2、賣淫活動的周期性變化：東

鄉村婦女外出賣淫通常以一年為一

個工作周期，在此期間，一段時間在

家從事農業生產、按照村莊生活方

式盡自己的本份來維繫其農村村婦的

身份和角色；在另外的一些時間，她

們來到沿海發達地區靠出賣自己的

肉體來獲得收入，但是在鄰居面前

卻以打工妹的身份來掩蓋自己的賣淫

事實。

3、賣淫活動的群體性特點明

顯：這些外出婦女的年齡一般介於

二十多歲到四十歲之間，基本上已

婚，小孩在上小學或者初中甚至高中。

4、賣淫路線曲折而隱蔽：她們

自由地行走在城鄉之間，靈活變換Ü

其農村婦女、城市打工妹和城市賣淫

女的職業身份和個體角色，卻同時能

夠獲得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合法性認

同。

總的來說，東鄉村外出的農村賣

淫女性一年的時間和活動可以概括為

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年期間（1至2月），

在家按照家庭主婦的身份和角色操持

家務、準備新年、與左鄰右舍親戚朋

友來往互動。

第二階段：上半年工作時間（2至

7月），本年度第一次外出，跟隨Ü農

村外出的勞動力進城或者去到沿海發

達地區的鄉鎮，以打工妹的身份離開

農村，在城市以賣淫為業。

第三階段：農忙時節（7至8月），

第一次回家，幫助家j完成農作物的

收割和安排下半年的耕作，完成鄉土

社會賦予她們的義務和責任。

第四階段：下半年工作時間（8至

次年1月），本年度第二次外出，來到

第一次「工作」過的地點或者更換新的

工作地點。

依據賣淫女活動的四個階段，我

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她們一年之間

工作和生活的軌ñ以及職業日程的制

度性安排。從空間的角度來看，這些

村婦將其農村婦女的生活和城市賣淫

女的工作巧妙地安置在鄉村場域與城

市場域，通過從事農業生產和按照農

村習俗安排家庭的日常生活來獲得農

村居民所認可的身份和角色；以肉體

交易作為自己的職業、作為在城市的

謀生方式和生存之道，成為城j人眼

中的賣淫女，並在這種陌生人社會j

獲得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

東鄉村外出的農村賣

淫女性的活動呈現周

期性特徵。她們將其

農村婦女的生活和城

市賣淫女的工作巧妙

地安置在鄉村場域與

城市場域，通過從事

農業生產和按照農村

習俗安排家庭的日常

生活來獲得農村居民

所認可的身份和角

色；以肉體交易作為

自己在城市的謀生方

式，成為城§人眼中

的賣淫女，並獲得賴

以生存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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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的角度來看，這些外出的

女性將自己特定的活動區分成基本固

定的時間段，甚麼時候在城市賣淫，

甚麼時候應該回家完成家j的農業生

產，甚麼時候應該與家人團聚，都有

大體的安排，並且總能在適當的時候

出現在本該出現的地方。

可見，東鄉村賣淫婦女的行為，

既不是以賣淫女身份混ñ於城鄉之間

的專職賣淫女，也不同於白天上班、

晚上賣淫的兼職賣淫女，而是像候鳥

一樣間歇性地來往於城鄉之間，同時

又保留自己在農村的清白身份，穿梭

在時空之中卻又游離在人們的視線之

外，具有很大的隱蔽性。

二　服飾的變換、主體意識
　　的反身性和行為實踐性
的自覺　　　　　

賣淫向來是社會的陰暗面之一。

它要麼為非法；即使不是非法，也會

被認為是最低下的行當。那麼，東鄉

村的婦女是怎樣巧妙地穿梭在合法與

非法之間呢？這種間歇性的賣淫群體

又是怎樣駕馭時空變化呢？我們可以

從賣淫的主體和賣淫行為發生的時空

場域，以及間歇性賣淫主體的意識和

客觀的實踐行為來進行分析。

（一）賣淫活動實現的形式體現：
服飾的變換

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之所以

能夠凝合，根源於城市的陌生人社會

可以為個體的匿名性行為提供天然的

保障，城鄉之間的地理差距和社會區

隔造就了城j人和鄉下人不同的生活

邏輯。進城的農村婦女抓住了這兩種

不同的生活邏輯，通過時空變化來調

和，具體體現就是其著裝和化妝。著

裝與化妝在城鄉有Ü截然不同的表

現，並代表不同的實踐情境。

服裝是一種標誌，也是一種符

號，可以表達出豐富的信息，在不同

的情境中還能作為一種職業標誌。不

買時髦的衣服，沒有明顯的化妝，對

於在城市j面生活的女性來說是不太

可能的。城市女性不管是在正式場合

工作，還是去鄉下旅遊度假、回家探

親等私人場合的閒暇生活，著裝和化

妝雖有制度化和非正式的，但是不會

出現明顯的「二元對立」。東鄉村的不

少外出打工女深諳服裝的符號與區隔

作用，熟知化妝對於角色扮演的情境

意義，從而將服裝和化妝的工具性作

用運用得淋漓盡致。她們在城市j

時尚妖艷，而回到家鄉則素面朝天。

通常來說，服裝與職業的關係十

分密切，服裝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體

現了職業專門化和社會分工的結果。

進城的農村婦女通過服裝和化妝這一

整套符號系統，不但使自己的身份與

角色自主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場景，同

時也符合了賣淫工作場所的服裝打扮

要求。一方面，頗為艷麗的服裝能夠

實現去鄉土化的作用，改變了自己的

形象，迎合了服務對象的口味和感

覺；另一方面，煞費苦心地塗脂抹粉

很容易使他人聯想到自己的職業身

份，從而避免使他人把自己當成真正

的打工妹。因此，空間的變換通過服

飾的變更得以體現。

在這j，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在實地調查中，很多賣淫婦女一

再強調不大在乎城j人的評價。其

實，一直以來，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

差距，農民和外來工在城市受歧視的

事件就沒少發生，外來工總是被城j

人當作「小偷、下賤、從事底層職業」

的代名詞。因此，即使她們的賣淫女

身份被城j人知道了也無關緊要，畢

東鄉村的不少外出打

工女深諳服裝與化妝

的符號與區隔作用，

通過服裝和化妝，不

但使自己的身份與角

色自主地融入到城市

生活場景，同時也符

合了賣淫工作場所的

服裝打扮要求。艷麗

的職業著裝是她們在

城市得以生存的工作

道具，樸實的村婦著

裝是她們在農村得以

獲得他人正面評價的

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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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對這些外來工本來就存在Ü「污民

化」和歧視現象。在農村就不同，她

們本來都是生活在一塊的鄰居，一旦

沒有了好名聲，就很難立足了。

可見，服飾在農村婦女的進城賣

淫行為中確實起了重要的中介和保護

作用，是村婦們獲得自己行為的合法

性的基本道具。尤其在涉及到空間場

域的變動時，她們會本能地警覺自己

的著裝情況，做到萬無一失。艷麗的

職業著裝是她們在城市得以生存的工

作道具，樸實的村婦著裝是她們在農

村得以獲得他人正面評價的象徵符

號。她們自由地在二者間穿梭往來，

以恰當的著裝策略輕易地化解了城鄉

的對立和矛盾。

（二）賣淫活動實現的實質內容：
主體意識的反身性和行為實踐性
的自覺

賣淫的農村婦女頻繁地奔走在城

市與農村之間，背後的因果機制是甚

麼呢？她們為甚麼不敢在農村公開自

己當城市賣淫女的真相呢？她們為甚

麼要採取迂迴曲折的路線來保持自己

在城市賺錢和在農村好形象的身份

呢？其實，這可以歸結到一個合法性

的問題，正如在調查中受訪者自己所

傾訴的那樣：

在城市賺錢，我從事的那種行業，城

/人都知道，他（她）們見怪不怪，不

會出來干涉我們的行為，最多就是從

道德層面鄙視一下，大家能夠相安無

事的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在農村，那

可不行，我必須時時刻刻注意到自己

的言行，一旦有甚麼越軌或者出格的

行為，鄰里之間肯定會指指點點的，

低頭不見抬頭見，正常的生活會受到

很大的衝擊，不注意可不行呀。

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相結合

是這些村婦在實踐生活中建構的，是

個體主體意識的反身性與行為實踐性

的自覺。一方面，這些農婦在進城的

過程中，在自己找工的活動中發現了

城市匿名性的特點和寬容的城市文

化，個體的賣淫行為除了在普遍意義

和群體層面受到城市輿論的壓力和城

市居民的譴責之外，不會對她們的日

常生活產生面對面的、直接的干擾，

大家相互之間可以與見面互不相識的

鄰居平等地生活在一個小區或者一棟

樓房j面。長期的城市實踐使她們領

悟到城市生活陌生化的特徵。

另一方面，東鄉村的農村女性發

現，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j面，按照

不同場域事先設定的規則行事，就不

會給自己帶來尷尬和不便，個體的行

為總能得到周圍他者的認可（除了城

市居民對她們的道德歧視和被執法機

關抓住之外）。換言之，個體的行為

總能取得一定的「合法性」5。

在農村，她們的村婦形象得到了

認可。從城市「打工」回家後，她們不

但跟其他的村民一樣下地耕種、在家

操持家務、服侍老人、照顧小孩，完

全按照農村婦女的責任和義務來安排

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生產，符合人們對

於農村婦女身份的期待與判斷，從而

以農村婦女形象展示在熟人面前。此

時，人們絕對不會把她們與城市的賣

淫女聯繫在一塊，因為她們往往能夠

掩飾自己的賣淫女身份。在村民眼

j，她們與自己並沒有甚麼不同。

在城市，她們屬於外來人口，從

事的都是底層的行業或者非法的職

業。賣淫雖然被法律禁止、道德上被

城j人歧視，但是在迅速變遷的現代

化都市j面，城市人對於外來女性的

賣淫行為可謂是見怪不怪了。城j人

（執法人員除外）並不能採取甚麼措施

在城市，賣淫雖然被

法律禁止、道德上被

人歧視，但城§人並

不能採取甚麼措施來

硬性約束這些外來女

工的賣淫行為，也不

能像「熟人社會」般通

過輿論來約制這些非

法行為。除非被執法

機關或人員所查獲，

否則她們的生活和工

作就不會受到很大的

干擾，城市賣淫女的

身份得以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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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手段來硬性約束這些外來女工的

賣淫行為，也不能像「熟人社會」j面

一樣可以通過輿論、言語來約制這些

農村婦女的非法行為，通常這些軟控

制的力量比法律還要強大和有效。可

在匿名化和流動性的都市社會j，市

民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對整個進城女工

賣淫群體的行為給予抽象的譴責和道

德歧視，但是群體壓力無法具備「熟

人社會」j鄰里之間的指點、評價那

樣的效力來影響單個個體的日常生

活，這些進城的賣淫村婦可以輕而易

舉地逃避甚至忽略這些指責和批評，

除非被執法機關或人員所查獲。這

樣，城市居民的群體壓力很快得到化

解並流於表面，這些村婦們的生活和

工作也就不會受到很大的干擾，城市

賣淫女的身份得以延續下去。

正因為個體在不同場域的行為沒

有被受到質疑和指責，反而能夠達到

自己事先所設想的目的：在城市，可

以賺到錢；在農村，自己的村婦角色

依然被認可。所以，外出的農村女性

源源不斷地進入到性產業這個行列，

中國的性產業亦能夠保持持續的增長

和穩定的發展。

三　「飾演」策略、合法性機
　　制與地下性產業的昌盛

實際上，外出賣淫作為外來女工

的一種謀生方式、一類生存狀態，並

不是她們被動選擇的結果，也不是一

種事先的制度化設計，而是她們在社

會實踐中自然生成的。我們不能簡單

地用「鄉下的農村女性—城j打工的

外來女工—城市賣淫女」這樣簡單的空

間變換過程來解釋其生存邏輯。在頻

繁的城鄉場域之間的自由流動，身

份、角色和職業能夠輕易地變換，並

在城鄉場域之間獲得人們的合法性認

同，從而實現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

間二者完美的結合，是非同尋常的。

農村婦女與城市賣淫女的身份在「虛」

與「實」中得以建構和獲得城鄉居民的

認可，其生存邏輯和行動機制在社會

轉型的背景中必然使得農村女性外出

賣淫的行為得以不斷地強化和延續。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

地下性產業或者色情業能夠不斷發展

的基本原因，至少可以解釋為甚麼會

有這麼多的農村女性源源不斷地進城

以賣淫為業。

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表述，隨Ü

中國價值觀念的變化，賣淫合法化的

觀念慢慢地在生活中普及，政府和輿

論有時對於這種觀念也持默許和容忍

的模糊態度。但是，主流意識形態和

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對於賣淫行為依

然持排斥和打擊的立場，即在法律上

禁止，也在道德上歧視。因此，賣淫

在社會上處於一種不被政府容許和不

能公開的地下狀態，同時又被民間觀

念默認。這種狀態構成了東鄉村婦女

進城從事賣淫活動，乃至當前中國所

有賣淫活動的宏觀背景。她們不同於

勞動分工論和性契約理論下的性機

器，賣淫並不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她

們的間歇性賣淫行為也不是性別關係

不平等理論下性別歧視和男權壓迫的

結果，而是她們在實踐活動中探索和

建構的行動；她們也不等同那些純粹

以賣淫為業的「小姐」，至少她們保留

了在農村的「體面」身份和在城市行為

的「合法性」。充其量，她們只不過是

中國從事「特殊職業」群體中一個比較

特殊的小群體而已。

必須指出的是，東鄉村這些外出

的農村婦女並不是天生的演員。她們

並不具有極高的表演天賦，她們也不

承認自己這樣做是在享受一種很特

賣淫在社會上處於一

種不被政府容許和不

能公開的地下狀態，

同時又被民間觀念默

認。這種狀態構成了

東鄉村婦女進城從事

賣淫活動，乃至當前

中國所有賣淫活動的

宏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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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很浪漫的生活方式。其實，這不

過是她們在現實生活環境中無奈的選

擇。當前農村日益凋敝，城鄉生活差

距不斷擴大，村民們有追求富裕生活

的良好願望，可這些沒有受過高等教

育、沒有專業技術的婦女（尤其是中年

婦女），很難在城市謀得一個很好的職

位，甚至連進工廠做工也會受到年齡

的歧視。因此，她們渴望能夠在城市

尋找發財的途徑，賣淫就是這些婦女

在長期的探索中找到的一條既可以賺

錢，也適合她們自身狀況的職業道路。

當然，作為底層社會的「打工

妹」，她們始終無法擺脫戶籍制度的

控制與約束，她們的最終歸宿依然是

「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社會，她們

不能逃避、掙扎出村莊共同體的制

約，所以選擇了「飾演」的策略。她們

不辭辛勞地來回奔波於城鄉之間，不

但在城市與她們的「服務對象」周旋，

而且在農村要在村民們面前做一個好

女人。她們可以不計較城j人的道德

歧視和傳媒的輿論抨擊，但是她們不

得不在乎周圍鄰居間的看法和評價，

因為鄉村是她們獲得終極評價的場域

與死後立傳的所在地。

表面上看來，似乎在城市賣淫要

比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幸福，但其實

不然。根據筆者對訪談對象所做的深

度訪談，發現她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的

生活很下賤，唯一的快感就是回到農

村以後，她們及其家庭不再受到貧困

的困擾。不過，一時的物質快感無法

彌補她們長久的心理創傷和肉體痛

苦，因為其服務對象往往是進城打工

的外來工、本地的一些老人等等，身

體遭受折磨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是在

她們每次回家的時候，養病經常要花

費她們一大筆錢。但是，她們的確創

造了一種新的進城生存策略，那就是

「飾演」，實現了自己的活動方式與當

地環境的社會期待、文化觀念、生存

特點等相一致，從而獲得自己行為的

合法性。

東鄉村的個案雖然不具有普遍的

意義也不能由此推論整個賣淫群體的

活動，但是當前地下性產業的發達和

興旺，當前中國進城的賣淫女中農村

女性的數量龐大，與這種「飾演」策略

不無關係。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媒體

和政府指這些賣淫女是「暗娼」，實際

上，「暗」就是「飾演」策略的一部分，

她們之所以採用「暗」的策略，只不過

是想為自己的非法行為獲得另一種意

義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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